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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簪花烂漫，当那一朵朵、一
簇簇、一片片的“簪花围”铺展开来，
汇集成海，我被深深震撼到了，仿佛
置身于一片流动的花海。

初见蟳埔女的簪花围已是二十
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的蟳埔渔村宁
静而寂寞，偶尔见一两个簪花渔女
挑着鱼鲜从蚝壳老巷里穿行而过，

空气中除了飘着海腥的味道外，还
抖落了一路的花香。那时的她们
笑容是羞涩的，簪花也是稀疏的，
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那
是我对蟳埔渔村的最初印象。

十多年前的一个正月廿九，我骑
车到泉州湾看海，走到蟳埔渔村时
意外撞见盛大热闹的妈祖巡香活
动，那数千人组成的踩街队伍中，最
吸引眼球的是一大片涌动的“簪花
围”。一眼望去，那簪花在风中摇摆
成一片花海，每个“簪花围”下是一
张张笑靥如花的脸，这些脸无不带
着渔女淳朴欢乐的表情。是的，当簪
花汇集成海，渔村便沸腾了，空气中
弥漫着花香的味道，那味道充满了
快乐的气息。

我知道，这些簪花飘溢着大海的
气息，带着海丝的风情。蟳埔女所簪
之花依季节而变换，有洁白的素馨
花、玉兰花，有黄色的菊花、含笑花，
有红色的山茶花、粗糠花等，这些花
不少是舶来物，带有异域的韵味。宋
元时期，随着丝路的兴盛，许多阿拉
伯商人定居泉州，海商望族蒲氏
家族在刺桐港畔建有云麓
花园，他们把素馨花、
含笑花、玉兰花从家
乡移植而来，以
遥寄对故土的思

念。后来这些异域花草流入泉州民
间，成为女子头上的装饰品。蟳埔村
靠近云麓花园，爱美的蟳埔女见了
那些新奇鲜花不免心动，于是房前
屋后纷纷栽培起来。花期一到，香飘
四邻，于是随手摘几朵花儿插在耳
畔，既可闻花香，又可装点发髻，那
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于是，你簪一
朵我簪三朵，你盘三圈我盘五圈，渐
渐地，蟳埔女头上的簪花越来越多，
争奇斗艳，成就了一种别具特色的

“簪花围”习俗。
如逢喜庆时日，或逢年过节，蟳

埔女必盛装打扮簪起花来，你给我
盘发，我给你簪花，一头漂亮的簪
花就在絮絮叨叨的笑谈中盛开了。
当鲜花缀满了她们的头上，当花香
在耳畔流淌，就有一种浓浓的亲情
在她们心间荡漾。无论在巡香祈福
仪式上，或是在迎亲喜庆队伍中；
无论在黑色的滩涂上辛勤劳作，或
是在喧嚣的闹市里叫卖海鲜，那一

头头色彩艳丽的簪花在人群中最
为耀眼，那是蟳埔女最引以为傲的
视觉标志。有意思的是，村里一有
喜事，那些用以簪头的花串就成了
馈赠亲友的最好礼物，一串鲜花就
是一串祝福，而这种赠花习俗就演
化成一种既时尚又古老的美丽礼
仪，传递的是一份既美好又芳香的
祝愿。

蟳埔女习俗犹如深巷中的一坛
老酒，历久弥香，并引得世人关注。
2008年，蟳埔女习俗列入国家非遗
保护项目，我有幸参与此项目申报。
去年初，演员赵丽颖到访泉州体验
簪花，那美丽的“簪花围”再次惊艳
了世人。如今，在蟳埔，“簪花围”体
验馆从两三家增加到近二百家，蟳
埔村成了网红打卡点，簪花已烂漫
成一种时尚，“簪花围”火遍海内外，
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簪花摇曳
的影子，那不就是一种深藏在骨子
里的文化自信吗？

又见簪花烂漫
□郑剑文

参加读书
会归来，穿梭于

尽是木棉树的街道，
一树一树的花开，正

是木棉花绽放的时节。南
宋刘克庄曾诗赞木棉花：

“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
是木棉花。”
木棉树，最日常，又最民

间，在南国的春天里，它们身
陷烟火，却又热烈激情。鲜艳的红
色花瓣硕大而厚实，沉甸甸地坠
在枝头，如同一位充满风韵的盛
装新娘。

儿时，每到三四月，母亲就会
喊我去祠堂前拾木棉花。我牵着
母亲的手踏过石板路，春风在心
中荡漾。五六岁的孩童，哪有耐心
拾木棉花呢？我拎一把比自己还
高的大竹扫，将木棉花扫拢起来。
母亲摸摸我的头，告诉我：“要拾
那些新鲜饱满的，晒干了好煲汤
呢！”我这才知道，木棉花竟是可
以入粥入羹的。我哼着孟庭苇的
《木棉道》，看着长长的街好像在

燃烧，左顾右盼，好半天才拾
满一竹篮。

母亲唤我把花洗净，在天井
晒干。我怜惜这些热烈的花儿，想
着它们下一秒就在羹汤里翻滚，
默默叹道：“这花儿摆在春天的婚
房里，那才叫美呢！”哥哥在隔壁
毫不掩饰地大笑：“妹妹想嫁人
啦！”气得我涨红了脸，抓起木棉
花往他头上砸。

我与木棉花这旧相识的缘
分，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呢？
暮春的校园，木棉花是无可比拟
的风景。女孩子惜花爱花，常常把
落花捡起，摆成一个心形，坐在里
面摆出各种造型拍照，少女情怀，
浪漫而温馨。而我最喜轮到自己
值日的清晨，来个大早，悠悠地捡
扫落花，安然且欢喜。一回，见木
棉花事渐了，那红却格外有层次
感，红得具有令人奋不顾身的感
染力，我忍不住找门房阿伯拿了
张旧报纸，兜了数朵木棉花回教
室。因陋就简，又找个大白瓷杯当
花器，置于讲台上，倒也有几分朴
拙和远意。光影恍惚下，语文老师
摆弄着木棉花，眼里闪着惊喜的

光，俏皮地改了一句词：“春在讲
台木棉花。”那节课，大概是木棉
红唤醒了老师心中的春天，他抛
掉了课本，讲起自己的读书年代，
那是青春的激情与澎湃，那是不
曾遗忘的热烈与初心……

此后好多年，许是不忍破坏
“花落家童未扫”的意境，我再没
有拾过木棉花。毕业后到现单位
工作，兜兜转转地，又见到鲜艳簇
新的故人。时候又逢春，我望着小
汽车挡风玻璃上掉落的木棉花，
花开花落，始终端庄，哪怕到了生
命的终结，花瓣也始终保持完整。
这种姿态，何等刚烈，又何等可
人。于是，鬼使神差地，在花事最
炽烈之时，我找来插花用的小花
篮，拾了一篮，摆在案头。堆满文
件盒的坚硬的办公室立即变得活
色生香起来，伏案工作时，似乎身
旁也添了红袖。

同事妹妹受我诱惑，竟也生
起惜花之心，脑门发热地加入“木
棉派”，每天一大早就到单位大院
拾木棉花。有次，我来得比她晚，
笑盈盈地同她打招呼：“又起个大
早来拾木棉花呀！”妹子回眸一
笑：“不啊，我拾的是曾经错过的
春天。”

拾一春木棉红
□沈贵芳

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
要宏，言动要谨。

诗翁问
有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
六胜塔笑而不语
数不清的番舶曾经停靠
国货与洋流的每一次亲密接触
暴风狂浪的每一次转危为安
八十尊力士都看在眼里
守护一条通往未来的航道
八百年的灯塔
发誓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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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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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辉摄于石狮石湖港苏德辉摄于石狮石湖港

古人写诗往往庄重典雅，情感深沉，然
而，他们同样擅长以细腻的观察力和生动的
表现手法，捕捉生活中的点滴乐趣。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
道旁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
老人家七十岁了仍然在卖酒，他将上千

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花门口。诗人问他，道路
旁的榆荚看起来也很像一串串铜钱，要不我
摘下来用它“买”你的酒？没想到严谨之外的
诗人还有这么率真和幽默的一面啊！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
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苏轼《猪肉颂》
众所周知，苏轼是个“美食家”，寥寥数

语，把烹饪黄州猪肉的过程写得诗意盎然又
富有哲理，足见其日常生活中的雅趣。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
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辛弃疾《西江月·遣兴》
诗人昨晚在松树旁醉倒，问松“我醉到什

么程度？”诗人恍惚中看见松树活动起来，疑
是要来扶他，于是用手不耐烦地推推松树说：

“走开走开！”词句诙谐有趣，令人回味无穷。

古人风趣写诗

麻 粩
□潘慧彬

前不久，我回永春老家，见到了
几个老姐妹。多年未见，重逢时，大家

仍不忘拿出麻粩，对上暗号：扭一扭，舔
一舔，泡一泡！
你以为我们在说电视上的广告，不不

不，早在那广告出炉之前，我们几个早就用
行动完美演绎过了。能让我们有兴趣“扭一
扭，舔一舔，泡一泡”的，只有老家的麻粩。

那时，我们这一群“80后”还在上小学。出生
在乡村的我们，家庭都不富裕。菜是自家种的，
盛产什么菜，就吃什么菜，连吃一个月。鸡鸭是自
家养的，养大了也舍不得吃，大多抓去卖了，换点
生活费用。只有麻粩，是父母舍得花钱为我们买
的。听长辈说，麻粩是诸葛亮发明的。父母愿意买
麻粩给我们吃，或许是想让我们沾沾才气吧。可是，
想从父母手中得到麻粩也挺难，得考高分才行。我
们几个女同学结了盟，发了誓：“有好书共读，有麻
粩同吃，就是好姐妹。”于是，发考卷的日子成了我
们的“麻粩狂欢节”，无论是谁得了高分，我们都要
庆祝一番。

庆祝仪式开始了。首先，“状元”要用一张报纸
折个“状元帽”戴在头上，然后端出盘子，把得到的
麻粩放在正中间，盘子从小伙伴手里一一传过。麻
粩在姐妹们的目光洗礼下绕了一圈，终于又传到
“状元”手里。“状元”目光犀利地审视了一遍麻
粩，似乎是为了确认麻粩的完整性。我希望她能
快点，她要是多看一会儿，我们的口水恐怕要流
一地了。好不容易等她检查完毕，到了“共享美
食”环节。有时得到的麻粩只有一个，问题来

了：五个人分吃一个麻粩，怎么才过瘾？聪明如我
们，早就想好了！瞧，“状元”把麻粩扭一扭，掐成五
个小段。姐妹们玩兴大起，总是先把麻粩外层香喷
喷的花生碎舔得一干二净，接着把那一小段麻粩继
续拉长，见到中层的麦芽糖糖衣藕断丝连，拉出好
长一段糖丝，开始舔中间的糖丝。中间的糖丝吃完
了，才把最里层酥脆的白色“果干”一口吞下。有时，
她们会另辟蹊径，把麻粩放在水中泡上一两秒，在
半干半湿的状态下，把麻粩含在嘴里，等它慢慢化
开，也别有一番风味。而我，更喜欢配上茶水，减去
了几分甜，只剩下恰到好处的香脆。

吃完了麻粩，我们还要到村里生产麻粩的作坊
看一看。制作麻粩要把糯米用水浸透磨成粉蒸熟，
加入芋泥搅拌，这是麻粩中间能形成雪花状拉丝的
关键，搅拌好的糯米糍晾晒后做成半指宽、二寸长
的果坯烘干，放入油锅里初炸，麻粩坯慢慢膨胀起
来，如同充满气的气球一般。把它复炸成金黄色，放
到熬制好的麦芽糖膏里打个滚，再捞出裹上花生
碎。这样纯手工做出的麻粩酥脆香甜，有嚼劲还不
黏牙，难怪能成为古代的闽南贡品。

有时，我们围在一起，讲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
麻粩的故事。原来，诸葛亮发明麻粩，竟是为了给刘
备迎娶孙尚香当喜糖。此后，麻粩就被频繁用于民
间婚娶下定、纳彩、迎娶等民俗活动中，又逐渐成为
闽南人所喜爱的茶点
和馈赠佳品。

如今，老姐
妹相聚，麻 粩
依然是我们之
间 重 要 的 感
情纽带。且以
麻 粩 致 敬 我
们之间松而不
散、甜而不腻
的友情吧。

太阳从东边升起时
我要用笔写下青蕤
一种源于光的力量和朝气
在找寻另一种颜色

站在八闽大地，我不谈阔别
只想拥抱一棵榕树
向树下纳凉人问好
对芸芸众生眉开目笑

多么温馨，却看似平常的画面
让我想起
一棵树，枝繁叶茂的样子
她的名字好听且青翠

致青蕤
□郑智得

（（CFPCFP 图图））

祖厝要拆了，说是重建，这在
我们村里头是一件要事，茶余饭
后，人们都在谈。闽南人一向爱惜
祖厝。祖厝上一次重修，是在20
多年前。

祖厝是一个重要的议事兼公
共活动场所。婚丧嫁娶，大事小
事，大家常要聚到祖厝里。红砖、
白石、燕尾脊，是典型的闽南建筑
样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祖厝
还有一处练武场。

很多的故事就从祖厝里流传
开。爷爷说过一件趣事：他们上
上一代曾出现一位喜爱练武的
祖先，舞刀弄棒，修习功夫，日积
月累，练武场的地都被踏出了一
个个坑。那时山中有虎患，据说
这位祖先有一次喝酒喝醉了，提
了一根木棒，就要上山去跟老虎
搏斗。

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至21
世纪初，祖厝的庭院里常聚集了各
家的主妇。她们从庭院的古井里汲
水洗衣，将连着井绳的水桶丢进古
井，又拉起满满的一桶水，哗啦啦
倒入洗衣盆中。她们挥起洗衣棒，
上下舞动，敲打着衣
服，砰砰作响。她们也
聊家常，一串串笑声，
爽朗无比。

对于小孩子来说，祖厝的
好玩之处在于房间多，东厢、西
厢在两侧，前后有院落。这里放
的摆设与物件也多啊，供桌、条
凳、石磨、犁耙、箩筐，还有不知
谁家的打谷机……祖厝是玩捉
迷藏的好去处，一群孩童在欢
闹声中四散，躲在某个隐秘
之处，大人也在一旁看得
趣味盎然。

犹记得，祖厝边有
一棵木棉树。木棉花在
飘飞，恰似洗衣的主
妇们的欢声笑语在
回荡，恰似孩子们
的身影在闪动。而
今，这一幕幕场景
都已成过去，仿
佛木棉花飘着、
飘着，就飘进了
历史之河中，
唯有古老的祖
厝 见 证 过 这
一切。

对 许 多
人来说，心中
有 祖 厝 ，就
会有根的记
忆 ，就 会 更
有力量。

祖 厝
□苏少伟


